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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堡学研究

【

主持人语

】

早期屯堡文化研究

,

一定程度存在过度强调地域独特性的倾向

。

实际上

,

明清卫所的设置与延

续

,

作为历史发生过程的存在

,

更具有空间普遍性和时间延续性

,

这种普遍性与延续性决定了我们讨

论屯堡文化时必须超越地域与族群的习惯性思维

。《

明代乌撒卫后所的军户移民转型与屯堡社会发展

》

一文

,

以缪氏

、

范氏为例

,

阐述了卫所军户移民

“

在地化

”

过程中

,

从军事组织的

“

屯堡

”

向社区形

态的

“

屯堡

”

转变的历程

,

该历程既呈现出总体趋势的相似性

,

也与具体的时空要素结合而呈现多样

性

。

有关卫所武职家族的碑志

、

谱牒等明代文献往往更加具有相对的可信性

,

这是当时的武职世袭制

度所决定的

,

因为武职世袭不仅受到国家制度的约束

,

还有武职群体所在的民间舆论场域的监督

。

《

右军都督府都督金事郭贵及母李氏墓志考释

》

一文的主要价值在于传布明代武职家族文献与考释相

关地方史事

,

进而增添了从社会史视野探讨明代卫所家族地方发展的生动案例

。

概言之

,

当下的屯堡

文化研究

,

仍然需要充分

“

对接

”

卫所历史

,

只有厘清卫所移民的宏观大势与微观表现

,

卫所移民内

部的武职

、

旗役群体异同

,

洞悉各地卫所移民

“

在地化

”

与屯堡组织

“

社区化

”

发展的多样性表现

,

才能走出屯堡文化地域与族属认知的阈限

,

进而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

,

从中华文明灾出特征认知屯

堡文化

。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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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
:

因土司制度的局限性

,

明廷在云贵川交界地带建置乌撒卫以推动国家权力直接介入

地方

,

但所控制地面仅一线官道

。

通过对屯戍当地的缪氏

、

范氏等乌撒卫后所军户的士绅

化

、

宗族化和控制土地的情况考察

,

可知国家制度是不同人群

、

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

;

而屯

堡社会

(

特别是单姓屯堡社会

)

的形成和发展

,

则与军户移民的士绅化

、

宗族化

、

控制土地

等因素互相影响

。

关键词

:

乌撒卫

;

军户

;

屯堡社会

中图分类号

:

K248

 

文献标识码

:

A

 

文章编号

:

1673—9507

(

2025

)

03—0001—06

  

明朝定鼎

,

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卫所制度

、

设立

卫所机构

,

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

。

目前

,

学界

有关卫所问题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

,

特别是基于

在卫所制度的实施情况上讨论卫所机构

、

政区

、

军

户

、

移民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

①

。

其中

,

对云贵

地区卫所军户移民及其社会构建

、

发展的研究

,

多

·

1

·



集中于贵州安顺地区的屯堡人之上

,

其他卫所军户

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

②

。

洪武十五年

(

1382

年

),

明廷在云贵川土司林

立的交界地带建置乌撒卫

,

初隶云南都司

,

后改隶

贵州都司

。

设置乌撒卫的意图在于控扼周边土司

,

保障云贵路线畅通

,

因此形成了著名的乌撒道

[

1

]

。

不过

,

学界对乌撒卫军户人员的研究尚待加深

,

目

前仅有笔者初步讨论过明清时期乌撒卫军户移民与

世居彝

、

苗等族群的互动交融情况

[

2

]

,

笔者将进一

步讨论明代乌撒卫军户移民的

“

在地化

”

过程

。

=

、

土司专制与建置卫所

元明鼎革后

,

明廷因袭元制

,

保留以土司制度

为核心的地域治理传统

,

以稳定西南地区

。

今云南

省宣威市

(

县级市

)

大部分地区在明代属于霈益州

土司辖地

,

土司依靠

“

营火

”

组织统辖该州绝大部

分土地和人群

,

直至清雍正四年

(

1726

年

)

革除

土司

,

方才

“

清丈土州所辖各营火田亩

”,

次年又

从霈益州中析置宣威州

[

3

]

27

。

故而

,

原土司辖地既

无里甲

、

也无编户

,

甚至于清人曾感叹宣威州

“

未

设之先

,

户口无从考核

。”

[

3

]

36

由此可知

,

土司制度

的行设具有

“

画地为牢

”

的一面

,

虽能笼络土酋

,

保障国家间接治理地方

,

但亦成为隔离国家权力直

接接触地方世居族群的藩篱

。

正如

《

明史

》

论及霈

益及邻近的乌蒙

、

乌撒

、

东川

、

镇雄等土司时所

言

,“

虽受天朝爵号

,

实自王其地

。”

[

4

]

5248

土司还是导致区域社会失序的重要因素

。

由于

土司制度授予了土官存在的合法性

,

故而土司子弟

争袭

、

土司之间夺利的情况层出不穷

。《

明史

》

载

“

明初大军南下

,

女土官实卜与夫弟阿哥二人

,

率

众归顺

,

授实卜以乌撒土知府

,

授阿哥以霈益土知

州

。

其后

,

彼绝此继

,

通为一家

。”

[

4

]

5255

“

彼绝此

继

”

的真实情况是

,

土司子弟

、

姻亲想方设法争夺

朝廷颁发的官印

,

以宣称自己承袭土官职位的合法

性

,

这严重危害了地方社会秩序

。

如

,

万历时期乌

撒土司安禄墨次子安绍庆承袭霈益土司

,

后又鼓动

其子争袭乌撒土司职位

,

导致

“

夷民无统

,

盗寇蜂

起

,

堡屯焚毁

,

行贾梗绝者亦二十年

。”

[

4

]

5256

另一

方面

,

土司之间还以武力互相争夺田地

,

如洪武二

十七年

(

1394

年

), “

乌撒知府卜穆奏

,

霈益州屡

侵其地

。”

[

4

]

5250

总之

,

土司制度虽有其利

,

但存在

阻碍国家深入经营西南地区的消极作用

。

建置军事性质的卫所机构成为推动国家权力直

接进入西南土司地区的重要手段

。

乌撒卫下辖五个

千户所

,“

左

、

右

、

中

、

前

”

四所在卫城

(

今贵州

省威宁县城

) “

前

、

东

、

西

”

方向

,

遏制水西

、

乌

撒土司

,“

后所

,

去城二百四十里

”,

深入霈益州土

司境内

[

5

]

204

。

洪武十六年

(

1383

年

)“

筑乌撒卫后

所土城

(

即今云南省宣威市区

),

设霈益州流官

,

州治在乌撒卫后所城内

,

兼设霈益

、

倘塘

、

可渡三

点

,

后所军屯

、

铺

、

堡并附乌撒卫管辖

。”

[

3

]

23

明廷

在乌撒卫后所土城里另设霈益州流官知州

,

以别于

土知州

。

然而

,

该地区大量土地

、

人口被土官控

制

,

流官知州有名无实

,

民国

《

宣威县志稿

》

称

“

土流杂治

,

仍系土官专制时期

。”

[

6

]

54

但后人也清

楚设置乌撒卫后所发挥的社会历史作用

,

称

“

宣境

本夷疆也

,

明洪武中开滇置驿通道

,

因取土司腹地

设卫所

、

立屯戌

,

充实地方

,

用资控制

。”

[

6

]

689—690

不过

,

卫所军户的屯戍地点几乎局限于驿道周围

,

这也意味着明廷在西南地域未建立实质流官州县体

制的土司地区特别是云贵交界地带

,

仅能控制卫所

城池与一线官道

:

宣土

,

原系霑益

,

介南北两盘江间

,

幅员广

大

。

其间一线官道

,

为乌撒卫后所屯军地面

,

即宣

化一里是也

。

屯军皆中土大姓

,

而土州所统皆系夷

民

[

6

]

51

。

官道地面取自于霈益土州

,

沿途设立驿站

,

由

乌撒卫管治

,

大量卫所军户移民迁居于驿道及周边

地面屯守生活

,

此外便是土州所辖夷民

。

军户移民

所在地方狭窄

,

发展不便

,

宣统

《

宣威州乡土志

》

称

“

洪武中

,

置乌撒卫后所

,

始徙江南大姓屯田于

此

,

而迫于安氏之威

,

耕读均难自便

。”

[

7

]

然而

,

尽

管艰难生活于一线官道内

,

但这些

“

中土大姓

”

在

其

“

在地化

”

的过程中仍然逐渐构建

、

发展了完整

的宗族体系

,

并由此形成相异于世居少数民族的屯

堡社会

。

缪氏为这些

“

中土大姓

”

的盛族

,

地方志书载

该所

“

汉族中

,

首推缪

、

樊

、

孙

、

吴

、

王

、

杨数姓

为最盛

。”

[

6

]

690

而且

,

长期以来缪氏一族人文荟萃

,

宣统

《

宣威州乡土志

》、

民国

《

宣威县志稿

》

均是

缪氏文人秉笔编写

。

缪氏后人也十分重视家族历

史

,

曾于民国三十二年

(

1943

年

)

撰成

《

兰陵缪

氏族谱

》。

笔者有幸采集到这一珍贵民间文献

,

现

以之结合官修文献

,

初步讨论明代卫所军户通过科

举考试

、

出仕来完成身份阶层的上升

,

再结合领导

地方公共事业建设等举措

,

逐渐成长为地方绅民之

首的基本社会逻辑

。

二

、

军户缪氏的崛起与士纯化

康熙

《

兰陵缪氏系谱纂序

》

称

:

缪氏迁黔始祖

为缪守成

,

原籍江南松江府华亭县

,

明初来黔之乌

撒卫担任文吏

[

8

]

60

。

缪守成的文吏身份源于缪氏

·

2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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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耕读之家

”

的传统

,

民国时期其后人回忆称

:

以我鼻祖之身

,

揆之则知吾家之在华亭仍系耕

读世守

。

我鼻祖之在元时不曾为吏乎

?

既入明则闲

废在家

,

地方有司则不免以殷顽待之

,

而徒之于滇

也

。

夫不读书不能为吏

,

因曾为吏而被迁

。

于是乎

诗书之族来至榛杯之地

,

生聚教训

,

用夏变夷

,

迄

今二十余传子

[

8

]

77

。

缪氏后人认为

,

先祖缪守成徙守于乌撒卫的原

因在于其曾仕元朝

。

或正是因此

,

缪氏才被没入军

籍

,

编进卫所

。

缪守成曾居于乌撒卫城

,

与其子葬

于卫城周围

,

地方人称之为

“

缪家大坟田

”,

至缪

守成之孙始迁移至乌撒卫后所上堡

[

8

]

128

。

不过

,

此

时身处卫所系统中的缪氏尚未取得社会晋升渠道

。

正统八年

(

1443

年

),

乌撒卫始建卫学

,

缪氏一族

开始苦读应试卫学

[

5

]

207

。

此时

,

缪氏和乌撒卫后所

其他军户人员跋山涉水去卫城学校应试的原因有

二

:

其一

,

受其军籍身份限制

;

其二

,

所城附近的

霈益土州未建学宫

。

史料载

:

卫有卫学

,

故屯所生童必赴乌撒考试

。

其霑益

学则土州彝民及附籍于土州者专其利

,

亦并未曾建

置黄宫

[

6

]

468

。

弘治年间

,

缪守成四世孙缪良玉

、

缪良玑兄弟

考中乌撒卫学拔贡

,

开缪氏科名之先

[

8

]

192

。

缪良玉

此后更进一步

,

于正德年间中举

,

并出仕为官

。

万

历

《

黔记

》

载

:

缪文龙

,

字见甫

。

乌撒卫缪良玉子

。

良玉举于

乡

,

为营山知县

,

有循吏声

。

居乡贫济急

,

郡灾

,

公庐舍独存

,

人谓积善之报

。

成都修撰杨慎扁之曰

“

瑞堂

”。

教授生徒

,

多所造就

,

如孙公继鲁皆出其

门

。

抚侄文明不童己出

,

教子文龙登甲第

,

以文龙

贵封御史

。

文龙

,

嘉靖戊戌成进士

,

授河南道御

史

,

升云南副使

。

驭使夷酋

,

威严并济

。

历官参

政

,

卒

。

万历十四年崇祀乡贤

[

10

]

。

缪良玉曾担任四川营山知县

,“

有循吏声

。”

其

挂印返乡后常有接济乡党的善举

,

故而时人认为这

是其居所在地方受灾时逃过一劫

(

据缪谱载为火

灾

)

的福报

,

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因此为其题匾日

“

瑞堂

”。

缪良玑早逝

,

缪良玉苦心培养子侄

,

教授

地方学生

,

培养出如孙继鲁

(

嘉靖二年进士

,

曾任

山西巡抚

)

等人才

[

11

]

。

其子侄辈如文献

、

文龙

、

文凤

、

文明

、

文英等人均考入乌撒卫学

[

9

]

3—4

。

缪

文龙更是才超乃父

,

成为明代乌撒卫仅有的两个进

士之一

,

后任职多地

,

官至从三品的云南参

政

[

5

]

210

。

缪氏父子借助功名与仕宦经历

,

完成了由军户

到士绅的身份蜕变

,

在地域社会中产生了举足轻重

的影响力

,

随即开始形塑当地的人文政治环境

。

其

一

,

缪文龙倡修乌撒卫后所城

,

进一步保障了地方

土流并治的权力运行结构

。

道光

《

宣威州志

》

载

“

明嘉靖二十八年

,

御史缪文龙修补后所城

。”

[

3

]

55

《

兰陵缪氏族谱

》

载

: “

嘉靖中

,

先阳泉公参政云

南

,

谓斯城

(

乌撒卫后所城

)

虽属于黔

,

而滇之霈

益州流官知州实与同城也

。

请于当道甃之以

石

。”

[

8

]

79

其二

,

缪文龙参与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建

设

:“

衍嗣桥

,

在城南二里

,

跨庙河山

,

御史缪文

龙建之

。”

[

3

]

76

“

御史桥

,

在城西下堡

,

郡御史缪文

龙建

。”

[

3

]

76

“

买隙田以辟大路

,

开官沟以公地

利

。”

[

3

]

124

其三

,

缪文龙请求裁除乌撒卫城至乌撒卫

后所的

“

迤西铺堡之马

”,

并

“

请加铺丁夫之

粮

。”

[

8

]

195

即免除该铺堡丁夫可能因为饲养官马而赔

罪的情况

,

并且为他们增加了俸粮

。

其四

,

倡建霈

益州学

。

修城同年

,

缪文龙

“

请都御史顾应祥

、

巡

抚林应箕题建沾益州学

”

[

3

]

23

。

修建州学大大方便

了地方学子

,

大部分人可以就近入学

,

不需要远去

乌撒卫学

。

其五

,

缪氏父子还

“

为本籍乌撒卫学诸

生捐俸置产

,

岁收租息为科贡费

。”

[

8

]

196

所购买的土

地帮助不少地方士人安心准备科考

,

史料载

“

岁入

粟过千石

,

为科贡费

,

进取士乃奋以众

。”

[

12

]

缪氏父子的资历与举动

,

成功助力缪氏跻身地

方士绅阶层

,

且成为其中重要领袖

。

从婚姻网络来

看

,

缪文龙三个女儿的婚配对象均是地方高级武

将

、

文士

,

其长女适千户黄桂

、

次女适生员姚之

仪

、

三女适指挥陈于前

[

3

]

124

。

从社交网络来看

,

杨

慎为缪良玉题字留念

,

说明缪氏已经与个别全国知

名的文人领袖有所交往

,

而缪氏族谱收录的明代碑

文表明

,

缪氏与多个层次的官僚文士都建立了一定

的交好网络

。

如

,

缪良玉墓志铭为贵州巡抚撰写

、

四川按察副使丹篆

,

缪文龙墓志铭亦由南京户部官

员撰写

、

彩书

,

其后人墓志铭也多为取得功名的地

方文士撰写

[

9

]

162—175

。

此外

,

缪氏积极投身地方建

设

、

捐资助学等事迹

,

表明缪氏家族已积累了丰厚

的财富

。

三

、

缪氏宗族的规整

传统汉人宗族组织的建构和发展深受儒家知识

体系的影响

。

缪良玉

、

缪文龙以科举入仕

,

故而遵

守儒家

“

慎终追远

”

的道德要求

,

从多方面领导本

姓宗族组织规整

,

使缪氏宗族成为王朝国家认可

、

其他汉人移民效仿的模范

。

简言之

,

有如下举措

:

首先是修葺宗祠

、

置办祭田

。

缪良玉墓志铭载

“

族众多贫乏

,

春秋墓祭鲜

。

克致敬公

,

置祭田一

·

3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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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

,

俾之轮耕

,

以供祀事

,

而因以收恤之

,

使无携

二

。”

[

9

]

163

此前

,

族内人员多因贫困而很少于春秋时

节祭祀先祖

。

缪良玉捐钱置办祭田

,

让族人轮耕

,

以保障每年春秋时节如期祭祀祖先

,

由此凝聚人

心

。

缪文龙居家时亦

“

尝置祭田以厚本宗

,

捐俸以

修庙宇

。”

[

3

]

124

此处

“

庙宇

”

可能就包括缪氏家庙

。

缪氏族谱载嘉靖二十六年

(

1547

),

缪氏父子

“

修

葺祖祠

,

置祭田十亩

。”

[

8

]

193

修葺好祖祠后

,

缪文龙

撰写出

《

祭田告庙文

》,

更为直观地表达出其父子

整合缪氏宗族的期盼

,

其言祭田由

“

我族人轮门耕

种

,

春秋举酌

,

有贤子孙又行推广

。

倘若不佃尔

田

,

不祭尔祖者

,

告之公堂

。”

[

9

]

246

“

族人轮门耕

种

”

表明此时缪氏已有较多门系

,

缪文龙父子要求

各门系同耕祭田

、

同祭祖先

,

否则诉之于官

,

以此

统合宗族

。

其次是规定详细的家礼

。

民国缪氏族谱的

“

家

礼

”

一卷记载了详细的冠礼

、

丧礼

、

祭礼

、

婚礼等

习俗环节

,

完全贯穿儒家所推崇的

“

礼治

”

思想

,

并言

“

旧谱载有家庙合祀祖先之仪

,

余不备载

,

照

登之

。”

[

8

]

186

也就是说

,

这些礼俗都是沿袭缪氏先

祖

,

即从旧谱照登

。

明中期缪良玉

、

缪文龙推动了

缪氏的宗族祭祀活动

,“

春秋举酌

”

之际必然遵循

相关祭祀礼仪

。

以小见大

,

明代各类家礼应该也被

推广于缪氏一族

。

再次是缪氏在明代也完成了族谱纂修

。

顺治二

年

(

1645

年

)

李定国入霈益州

,

战乱后缪氏仅存

三名男丁

,“

世系古谱

、

仕宦贤册

,

经斯浩劫

,

荡

涤殆尽

。”

[

8

]

200

明代以来缪氏积累的大量家族文献损

于明清鼎革的兵燹之中

,

其中就有缪氏一族的

“

世

系古谱

”。

故此

,

笔者推测明代缪良玉

、

缪文龙父

子规整宗族时

,

可能同时推动着缪氏的族谱纂修活

动

。

编修族谱对于凝聚宗族具有重要意义

[

13

]

。

清

康熙

、

乾隆

、

嘉庆及民国年间

,

缪氏后人撰写了多

篇讨论族谱编修的谱序

、

跋文

,

均强调族谱具有

“

敬宗收族

”

的重要性

[

8

]

21—46

。

可见

,

清以来缪氏

的宗族构建认知

,

正是从明代传承下来

,

而且深受

明代纂修族谱

、

修葺宗祠

、

创建祭田等宗族规整活

动的影响

。

四

、

单姓屯堡的形成与发展

正如前文所引民国时期缪氏后人回溯之言

:

“

于是乎诗书之族来至榛杯之地

,

生聚教训

,

用夏

变夷

”

[

8

]

77

,

即明代安插于土司地区的卫所军户的

“

在地化

”

实质是卫所军户移民对华夏内部地区汉

民文化的复制与移植

。

这也意味着

,

军户人员在士

绅化

、

宗族化的发展走向中

,

构建出了基本完整且

较大程度上有异于土司和少数民族社会的屯堡社

会

,

但其背后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

。

在

此

,

结合其他军户家族情况进一步补充论述

。

在乌撒卫

,

与缪氏士绅化发展情况相似的军户

家族较多

,

如同所的武官范氏

。

民国

《

宣威县志

稿

》

载

:“

范氏祠

,

在范屯

,

其祖以屯戍地来受职

千户

。”

[

6

]

741

作于道光二十四年

(

1844

年

)

的

《

范

氏派序

》

称

:

我祖实江南巨族

……

居池州府建德县竹园村

……

思恭祖同沐国公平南有功

,

诰封武略将军

,

镇

守沾威一带地方

……

越数代卜居此地

,

以姓为号

,

因名曰范家屯

……

至六世祖

,

讳佑字申之

,

家声再

振

,

由廪贡仕者有人

,

登第而仕者有人

,

绅士绵绵

矣

[

14

]

13

。

范屯即范家屯

,

位于今宣威城区北部十公里

处

。

范氏族谱称其六世祖以后考取功名并入仕途者

甚多

,

故而

“

绅士绵绵矣

。”

明中叶后卫所武官地

位远低于文官

,

加之正德以后卫所子弟承袭武职亦

需考核文理

,

故卫所军官开始看重子孙文化教

育

[

15

]

271—274

。

范家世袭千户

,

明前期若想培养文

士

,

以其资源

,

当非难事

。

但正如范氏立于清嘉庆

年间的碑文所追述

,

屯戍乌撒卫一段时间后

,

方在

“

武 纬 之 余

,

继 以 文 经

,

世 代 书 香

,

科 甲 蝉

联

。”

[

14

]

229

范氏在其屯守乌撒卫后所六世后才有考

取功名者

,

正暗合明中期以来卫所制度逐渐崩溃

,

武官地位下降后追求

“

士绅化

”

的宗族转型的时代

潮流

。

屯堡村落与军户人群的士绅化

、

宗族化关系密

切

,

特别是

“

以姓为号

,

因名范家屯

”

指出了人群

的宗族化发展对于构建屯堡社会的重要推动作用

。

范氏族谱又载

:

以姓为号

,

称作范家屯

。

不久

,

已是田畴相

望

,

人喊马叫

,

牛羊成群

,

猪肥鸡壮

。

整个村落有

上街

、

下街

、

街心

、

更房等名号

[

14

]

155—156

。

当代范氏后人的记述

,

是明代屯堡社会形成与

发展所遗留于地方的历史记忆

。

时至今日

,

人们还

清楚地了解屯堡社会所依赖的空间环境

,

而且这些

屯堡社会的空间环境与宗族组织等人文内涵互为表

里

、

相互形塑

,

特别是造就了屯堡社会单姓独大的

局面

。

另外

,

笔者认为

,

屯堡社会之所以出现单姓独

大的情况

,

既是卫所军户屯戍

、

占据优良耕地的动

因

,

也是其结果

。

史料载

“

乌撒地僻

,

输粮尤艰

,

大概以三分守城

,

七分屯粮

。

军所屯处

,

多良水

草

,

故现时凡以屯名之地

,

如徐屯

、

宗屯

、

范屯

、

·

4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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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屯等

,

出产皆丰

。”

[

6

]

395

徐屯

、

宗屯

、

范屯

、

夏屯

等以姓为称谓的地名

,

恰好反映该姓军户对该地域

肥沃土地的绝对控制

,

这是国家制度与现实生活共

同造就的

。

某姓军户的构成实质可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单

姓

。

明代赋役制度将当时的户口归制为赋税徭役征

收单位

,

社会普遍存在多个异姓共同登记在同一户

口内

、

共同承担赋役的

“

合户立籍

”

现象

,

而多个

家庭共享一个户籍也不会加重该户的赋役负担

[

16

]

。

同时

,

明代卫所制度则规定了卫所军士需要世袭服

役

,

故也有多姓合作

,

轮流充役的情况

[

17

]

。

而且

,

自明初就有大量人口追随卫所军士生活

,

明廷也允

许军士及其家属开垦荒地

[

15

]

212—231

。

前文提及明嘉

靖年间缪氏父子购买祭田一事

,

就说明了当时的军

户人员可以在乌撒卫所地面合法占有土地

,

这些土

地或许就是垦殖而来

,

因为卫所屯田属于国有

,

严

禁买卖

。

故而

,

当地除了卫所正军

、

余丁

、

家属等

垦殖土地外

,

可能还有其他

“

合户立籍

”

和附籍的

人群来此垦殖

,

但或登记在某军户的户口内

,

或没

有登记户口而冒入该姓户口

。

屯戍军户在卫所系统中的地位大大影响着他们

对土地的掌控情况

。

为什么没有出现

“

缪家屯

”

的

屯堡村落

?

笔者认为

,

缪氏迁居乌撒卫初期仅是卫

所系统中的小文吏

,

而且是因曾仕前元而充入军

籍

,

严格意义上属于因罪谪戍

,

地位并不高

,

且其

崛起已经是明中期了

。

而查询地方志可知

,

各姓氏

屯的始祖都是世袭千户

、

百户

,

凭借卫所中的武

职

,

他们具有掌控屯田资源的先天条件

。

明代卫所

军户隐占屯田的情况较为严重

,

甚至于卫所中一户

军户仅有一两人登记

,

而少至四五人

、

多至二三十

人的家属

、

亲友附籍在卫所及周围占田耕种自

收

[

15

]

235—246

。

凭借军中地位

,

明初的卫所武官可能

早就吸纳了大量人员

,

因为武官除享有制度规定的

远超普通军户的大面积屯田外

,

亦在垦殖荒地

、

隐

占屯田

(

尤其是侵占逃亡军户的屯田

)

中具有极大

的操作空间

。

且随着时间推移

,

武官名下或实质控

制着的宗族人口

、

垦殖土地数量都会成倍地增加

。

正是如此

,

当地以姓称地的屯堡才都追溯于明初期

的武官

。

例如

,

成于道光二十年

(

1840

年

)

的

《

邱氏谱序

》

称其祖上在洪武年间受封千户

,

世袭

镇守地方

,“

建业宣邑龙山铺

,

其屋宇茔基历历足

凭

。

后卜宅龙山之阳

,

聚族而居

,

名日邱家屯

,

至

今已越十世许

。”

[

18

]

“

聚族而居

”

的

“

族人

”,

应当

并非全是邱姓人群

,

可能还有众多其他姓氏但登记

在

“

邱

”

姓户口内的人群

。

论述至此

,

军户人员发展宗族的目的也就十分

明晰了

。

正如弗里德曼

(

MauriceFreedmaX

)

所

说

,

中国汉人宗族是以族产为基础的继嗣团体

,

其

实质是控产组织

[

19

]

。

因此

,

卫所军户逐渐获得土

地实际控制权加快推动了宗族组织和屯堡社会的发

展

,

反过来军户宗族组织和屯堡社会的发展又强化

了军户人群对土地的垦殖与控制

。

另外

,

军事屯堡转型为民生村落的过程值得关

注

。

部分军户人员的士绅化

、

宗族组织的建构

、

对

屯田的隐占和合法控制仅是其中部分因素

,

此外还

有人群社会分工的原因

。

后人指出

,

乌撒卫后所

“

从军之士或汇笔而来

,

或荷戈以至

,

或为农

、

为

商

、

为工

。”

[

6

]

689—690

如缪氏

,

就属于

“

汇笔而来

”,

即掌握文字之人

。

而其他军户

,

则有职业兵

、

农

民

、

商人

、

工匠

,

屯军由大量掌握不同技能的人群

所构成

,

进一步支撑了屯堡社会系统的形成与发

展

。

如范氏所忆

,

明代范家屯

“

田畴相望

,

人喊马

叫

,

牛羊成群

,

猪肥鸡壮

”,

而且还出现了街道

。

笔者认为

,

相关变化离不开因屯军人员熟悉掌握原

身份技能的帮助

,

他们在屯堡地域中同样发挥着维

护社会运转的功能

。

五

、

余论

明代形成的以士绅化

、

宗族化

、

控制大量田产

为基础的汉民屯堡文化并非完全与世居族群社会所

隔绝

,

卫所军户与世居族群也有交往交流交融的发

展面向

[

2

]

。

同时

,

卫所军户与屯堡社会持续影响到

清及民国时期的地域社会结构

。

光绪

《

霈益州志

》

日

,

本地卫所

“

从军皆中州人

,

随建设卫所

,

以从

军将士留守

,

故滇人多各省籍

,

一应婚嫁丧葬无大

异

,

彝汉同居

、

村落贸易往来

、

历年久远

、

彝人亦

多习知汉礼

。”

[

20

]

总之

,

由乌撒卫后所军户的转型发展与屯堡社

会的形成发展可得出如后认识

。

首先

,

国家制度深

刻形塑着各方人群

。

明代的土司制度

、

卫所制度

、

赋役制度

,

共同推动华夏内部地区人群移居西南土

司地区

,

并

“

在地化

”

发展

。

其次

,

卫所军户的士

绅化

、

宗族化

、

占有土地及屯堡社会的形成发展

,

彼此之间互相造就

,

并不是绝对性的单面影响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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